
故乡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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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蝉鸣
□ 集团党群工作部 梁旭

那一年夏季
荷风袅袅

一船的夏意
与我相约

醉卧在静谧的诗田
记念那夏日的漫漫时光

聆听蝉的鸣叫
寻觅南方的艳阳

追逐色彩斑斓的童话
白衣飘飘的年代

一席凉风 一片湛蓝
写满青春闪光的味道

书写我意
高唱我歌

长满了希望的羽翼
闪耀着荣光的梦想
满载坚强与韧劲
驱赶夏的烦躁
邂逅荷叶香风
点亮快乐心灯
前方征途上

一路风雨 一路生花
高唱夏季的繁华

高唱人间的真善美

没有百灵的婉转
没有风儿的轻柔

更没有山泉的悠扬与清亮
我就是我

不认输 不妥协
勇敢为自己发出响亮的声音

点燃整个炎热的夏季
将惆怅化成星光

把寂静的夜晚照亮
于歌声里生出坚硬的翅膀

搏击长空 翱翔万里
奔赴绚烂璀璨的星辰大海

诗 歌

“夏时藤蔓昵围墙，次第花开
飘暖香。”每当看到院子里的蔷薇
花开时，我便知道，立夏要来了。
想起儿时，每逢夏日到来之际，爷
爷便会做好美味的草粿，一家人围
坐在院子里纳凉、赏花、吃粿。初
夏的风携着满院的花香，裹着碗中
的粿香，飘向记忆的每一个角落，
至今回想起来，空气里仍弥漫着幸
福的味道。

那天，散步路过步行街，一个
不起眼的小摊前贴着的“冻草粿”
几个大字，成功吸引了我的目光。
自从离开家乡后，我已经很久没吃
过正宗的草粿了。目及至此，倍感
亲切。

摊主是一对老夫妻，摊前这辆
破旧的三轮车，在霓虹闪烁的车尾
厢集市里，多少显得有些寒碜，光
顾的客人也寥寥无几。见我驻足停
留，阿婆热情招呼着，普通话里夹
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我上前点了
一碗草粿，就近找位子坐下。老人
佝偻着身子，小心翼翼地切块、装
碗、浇蜜……每一道工序都像加了

慢动作。
恍惚间，我仿佛看到爷爷蹒跚

的身影浮现在眼前。
我家乡的小镇，逢初三、六、

九是集市日。每到赶集日，爷爷便
早早起床，颠着跛脚去赴墟。在摩
肩接踵的墟市里东挑西拣，生怕错
过什么宝贝。碰到有仙草卖，他定
会买几把。仙草不常有，从集市里
淘来的多是野生土货。僻野之物，
味道更显本真醇厚。

买回来的干草呈青黑色，小小
一把能熬制一大锅。先用清水洗净
杂质，放入滚水中，加碱，转文火
慢熬。回想起爷爷一手摇着蒲扇、
一手拿火钳捣鼓蜂窝煤的场景，优
哉游哉，从容自在。可我们这帮小
孩 却 耐 不 住 性 子 ， 时 不 时 跑 进 厨
房，掀开盖子看锅内的状况。爷爷
歇 了 手 中 的 活 计 ， 笑 斥 道 ，“ 别
急，再等等。”几个来回之后，才
听 见 咕 咕 的 声 响 ， 宛 如 时 间 的 脚
步 ， 越 走 越 近 。 我 们 循 着 声 响 跑
来，水汽不断从锅盖的缝隙逸出，
锅 里 嘟 噜 嘟 噜 冒 着 黑 泡 ， 一 片 混

沌，凑近闻之，清气扑鼻。
后面的工序是将备好的薯粉放

入锅中搅拌，用纱布过滤，缓缓倒
入 脸 盆 大 的 褐 色 陶 钵 中 ， 刮 去 浮
泡，等凉却后食用。爷爷见一旁的
我等得不耐烦，便拍了拍我的小脑
袋，逗笑道：“我家小馋猫等不及
咯！”我朝爷爷做了个鬼脸，抬头
却看见他那涨红的脸上沁出一层细
密 的 汗 珠 ， 白 色 背 心 也 湿 了 一 大
半。

等到暮色四合之时，爷爷才将
大陶钵端出，一整锅黑咕隆咚，滑
溜溜带着韧劲，颤巍巍抖动着。等
待了一天的我们，迫不及待地舀上
一碗，几口入喉，顿觉舌下生津，
整个回甘几乎将喉咙淹没，在唇齿
间一圈一圈晕开来，余味无穷。

坐在凉风徐徐的院子里，吃着
爷爷做的草粿。月光披在我肩上，
我将夏天盛在碗里，与星辰万物浑
然一体。

曾听人说过，童年的味道是可
以伴随终生的。草粿的甘醇，就像
刻进了我的味觉片段里，被珍藏在

记忆深处。任凭岁月如何变迁，只
要它一出现，那些往事便有了穿越
时空的力量，徐徐走到我面前。这
种 力 量 ， 也 让 我 在 面 对 人 生 俗 事
时，多了一份耐心与从容。

思索之际，老人已将草粿端至
我面前，我深深吸了一口，口中满
溢的粿香，仿佛能让幸福的时光停
留。在凉风拂面的夏夜，吃着充满
家乡风味的粿草，想起那些被爷爷
宠爱的日子，让身在异乡的我不再
感到孤独。

□ 何娟娟

□ 旺茂农场公司 张运森

我的农村老家有一条无名小河，其源起与
归 宿 对 我 来 说 始 终 是 个 谜 ， 这 份 陌 生 感 或 许
源 于 孩 提 时 代 就 迁 入 农 场 ， 使 我 未 能 浸 润 于
故 土 的 文 化 传 承 。 尽 管 如 此 ， 这 条 河 在 我 心
中 早 已 超 越 了 具 象 的 名 称 ， 是 无 可 替 代 的 母
亲 河 ， 默 默 滋 养 着 一 方 土 地 ， 维 系 着 无 数 生
灵的生命脉络。

这条河虽未以“大”冠名，却也绝非窄小
之 流 。 在 我 们 村 落 所 处 的 河 段 ， 其 最 宽 处 竟
达 五 十 多 米 ， 这 宽 度 不 仅 包 括 了 蜿 蜒 的 主 河
道 ， 更 囊 括 了 两 岸 那 片 细 腻 的 沙 滩 。 对 岸 山
岭 属 于 桂 丰 农 场 三 队 的 岗 位 ， 那 里 曾 是 一 片
红 柑 橙 林 立 的 繁 荣 景 象 。 为 了 方 便 两 岸 往
来 ， 农 场 的 职 工 们 匠 心 独 具 ， 沿 着 曲 折 的 乡
间 小 径 搭 建 起 一 座 木 板 桥 ， 将 河 的 南 北 两 岸
紧 密 相 连 。 这 座 桥 不 仅 为 农 场 职 工 提 供 了 通
途 ， 也 使 我 们 这 个 小 村 庄 受 益 匪 浅 ， 人 们 得
以轻松跨越河面，抵达彼岸去农牧或玩耍。

我也曾是那河畔沙滩的常客，流连于那清
浅 的 河 水 与 透 亮 的 沙 石 之 间 。 河 底 的 “ 趴 沙
狗 ” 和 “ 走 水 狗 ”， 两 种 极 具 乡 土 特 色 的 鱼
种 ， 犹 如 记 忆 中 的 灵 动 音 符 ， 跃 动 在 我 童 年
的 乐 章 里 。 它 们 的 存 在 ， 赋 予 河 流 生 态 更 丰
富 的 层 次 ， 也 给 乡 亲 们 的 餐 桌 上 增 添 了 几 许
独 特 的 风 味 。“ 趴 沙 狗 ” 熬 制 的 鲜 美 鱼 汤 ， 以
其 细 骨 密 布 、 炖 煮 后 汤 汁 醇 厚 、 营 养 丰 富 的
特 性 ， 尤 受 家 长 们 青 睐 ；“ 走 水 狗 ” 则 因 其 机
敏 习 性 ， 成 为 垂 钓 者 眼 中 的 猎 物 ， 其 肉 质 紧
致、口感鲜美，煎炒烧烤皆是佳品。

最难忘的当属河中捞蚬的时光。木桥上游
的 沙 石 浅 滩 ， 遍 布 拇 指 大 小 的 河 蚬 ， 大 孩 子
们 手 持 网 兜 ， 于 河 中 捞 起 一 兜 兜 沙 石 ， 经 一
番 淘 洗 后 ， 一 把 把 肥 硕 的 河 蚬 便 呈 现 在 眼
前 ， 而 后 倒 进 木 桶 里 ， 满 载 而 归 。 这 些 河 蚬
烹 煮 成 的 粥 鲜 美 无 比 ， 我 曾 多 次 蹭 吃 于 大 孩
子 家 中 ， 那 飘 着 几 粒 葱 花 、 散 发 出 淡 淡 香 味
的蚬粥，至今仍让我垂涎欲滴，回味无穷。

犹记那日河边垂钓，堂哥携来钓竿，邀我
同 往 。 然 而 ， 堂 哥 久 候 无 鱼 ， 不 禁 有 些 失
落 ， 便 将 钓 竿 递 给 我 。 岂 料 ， 我 甫 一 接 手 ，
鱼 儿 即 刻 上 钩 ， 初 次 执 竿 的 我 ， 兴 奋 之 余 用
力 过 猛 ， 鱼 线 在 空 中 划 出 一 道 弧 线 ， 钩 上 的
鱼 儿 重 重 摔 落 身 后 ， 尚 未 挣 脱 鱼 钩 便 已 奄 奄
一 息 。 堂 哥 将 鱼 妥 善 处 理 ， 重 振 旗 鼓 继 续 垂
钓 ， 却 依 旧 无 果 。 再 将 钓 竿 交 予 我 ， 神 奇 的
是 ， 鱼 儿 再 次 眷 顾 ， 仿 佛 与 我 有 着 不 解 之
缘 。 遗 憾 的 是 ， 天 公 不 作 美 ， 突 降 大 雨 ， 我
们只好带着那两条鱼，悻悻返回。

故乡的河流，悄无声息地流淌，映射出时
光 的 流 转 ， 铭 刻 着 乡 愁 的 烙 印 。 那 些 河 边 的
趣 事 ， 那 些 在 沙 滩 上 欢 笑 、 木 桥 上 眺 望 的 午
后 ， 如 同 被 河 水 磨 砺 圆 润 的 卵 石 ， 深 深 埋 藏
在 我 心 底 ， 成 为 联 结 过 去 与 现 在 、 城 镇 与 乡
村 、 个 人 与 故 土 的 情 感 纽 带 。 无 论 身 处 何
地 ， 只 需 闭 目 倾 听 ， 那 无 名 小 河 的 潺 潺 水
声 、 那 阳 光 洒 满 的 金 色 沙 滩 、 那 些 水 中 生 灵
的 倩 影 ， 便 会 穿 越 时 空 ， 引 领 我 重 返 那 个 纯
真而遥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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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的 劳 动 节 ， 都 是 母 亲 最 忙

的时候。

上 个 世 纪 80 年 代 ， 母 亲 在 鲁 中

山 区 的 一 所 乡 村 小 学 教 书 ， 每 到 劳

动节放假，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

一 大 早 ， 母 亲 就 起 床 ， 拎 着 她

的 黑 提 包 ， 里 面 装 着 笔 记 本 、 笔 ，

还 有 几 个 煎 饼 和 几 块 咸 菜 。 她 不 是

回 姥 爷 家 帮 着 干 农 活 ， 而 是 去 山 里

“走村”——到各个山村，调查学龄

孩 子 和 失 学 孩 子 的 情 况 ， 动 员 他 们

回 学 校 上 学 。 那 时 候 ， 山 里 人 家 孩

子 多 ， 家 里 穷 ， 再 加 上 祖 祖 辈 辈 都

在 土 里 刨 食 ， 没 有 上 学 接 受 教 育 的

观 念 ， 失 学 的 孩 子 特 别 多 。 有 的 上

了 几 天 学 就 不 上 了 ， 回 家 放 羊 、 嫁

人 ， 有 的 十 一 二 岁 了 ， 还 从 来 没 去

过学校。

母 亲 喜 欢 带 着 我 和 哥 哥 一 起

去 。 我 们 就 像 母 亲 的 两 个 小 助 手 ，

跟 着 母 亲 翻 山 越 岭 ， 觉 得 挺 好 玩 ，

乐此不疲。

我和哥哥一人背个书包，里面是

一些连环画和故事书，还有母亲买的

铅笔、橡皮、本子什么的小礼物。

运 气 好 的 时 候 ， 能 在 村 里 碰 到

一 些 老 人 ， 他 们 会 告 诉 我 们 ， 谁 家

有 没 上 学 的 孩 子 ， 谁 家 的 孩 子 十 来

岁了在家放羊……

更 多 的 时 候 ， 我 们 都 是 跟 着 母

亲 去 田 间 地 头 寻 找 。 劳 动 节 ， 正 是

谷 雨 前 后 ， 许 多 村 民 都 在 地 里 干

活 。 山 区 的 耕 地 大 多 在 山 坡 上 ， 我

们 跟 着 母 亲 ， 一 路 翻 山 越 岭 ， 累 得

气 喘 吁 吁 。 每 看 到 有 孩 子 ， 母 亲 便

过 去 搭 话 ， 若 是 已 经 在 读 书 ， 就 让

他 们 做 小 宣 讲 员 ， 动 员 家 里 或 邻 居

家 的 弟 弟 妹 妹 去 读 书 。 末 了 就 拿 本

儿 出 来 ， 登 记 下 孩 子 们 的 信 息 ， 再

发些小礼物给他们。

有 一 次 ， 在 一 座 山 坡 上 ， 我 们

看 到 一 家 人 在 浇 地 ， 两 个 大 人 ， 四

个 孩 子 。 其 中 大 的 也 就 十 二 三 岁 ，

她 刚 和 妹 妹 从 山 下 抬 水 回 来 。 阳 光

照 在 她 们 脸 上 ， 黑 黝 黝 的 脸 上 汗 水

亮 晶 晶 的 。 母 亲 喊 了 她 们 一 声 ， 两

人放下水桶，有些羞涩地看着母亲。

“ 啊 ， 咸 老 师 ， 你 怎 么 来 了 ？”

女孩认出了母亲，声音很小。

“你是四年级 1 班的郗翠红？”母

亲 也 认 出 了 女 孩 。 完 小 不 大 ， 一 共

没 多 少 学 生 ， 对 于 郗 翠 红 ， 母 亲 是

有 印 象 的 ， 小 姑 娘 嗓 子 好 ， 唱 歌 很

好听。“听说你好久没去上学了，有

什么困难吗？”母亲说着，拿出手帕

帮女孩擦了下汗。

“ 小 红 ， 这 是 谁 ？” 地 那 头 传 来

一 声 响 亮 的 问 话 ， 说 话 的 显 然 是 郗

翠红的母亲。

“ 娘 ， 是 我 们 学 校 教 音 乐 的 咸 老

师。” 郗翠红边说边把水桶放下。

“ 咸 老 师 ， 大 老 远 的 ， 你 怎 么 来

了 ……” 郗 翠 红 的 母 亲 边 说 ， 边 将

母 亲 拉 到 一 旁 树 荫 下 的 石 头 上 坐

下 。 郗 翠 红 的 父 亲 也 走 过 来 。 母 亲

简 单 地 了 解 了 下 郗 翠 红 家 里 的 情

况 ， 知 道 她 家 姐 妹 四 个 ， 郗 翠 红 是

老 大 ， 困 难 不 说 也 能 想 象 得 到 。 母

亲 没 说 什 么 大 道 理 ， 在 本 上 记 下 了

郗 翠 红 四 姐 妹 的 情 况 ， 我 知 道 母 亲

又在盘算着怎么帮她们了。

哥 哥 和 郗 翠 红 姐 妹 四 个 蹲 在 地

上 看 连 环 画 ， 还 给 她 们 讲 起 了 故

事 。 不 知 什 么 时 候 ， 又 跑 来 几 个 小

孩。

“ 欣 欣 ， 你 给 大 家 唱 首 歌 吧 。”

母亲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 山 里 的 孩 子 呀 心 爱 山 ， 从 小 就

生 长 在 山 路 间 ， 山 里 的 泉 水 香 喷

喷 ， 山 里 的 果 子 肥 又 甜 ……” 我 大

大 方 方 地 唱 了 母 亲 之 前 教 我 的 《山

里的孩子心爱山》。他们充满羡慕地

看 着 我 ， 母 亲 一 句 一 句 地 也 教 她 们

一 起 唱 。 一 时 间 ， 整 个 山 坡 上 都 回

荡着嘹亮的歌声。

母 亲 的 那 个 劳 动 节 ， 脚 上 都 磨

出 了 血 泡 。 劳 动 节 假 期 结 束 开 学 的

时 候 ， 郗 翠 红 回 学 校 上 学 了 。 听 说

那年她的妹妹们也来学校上学了。

那 些 年 的 劳 动 节 ， 母 亲 就 在 各

个 山 村 穿 梭 着 、 动 员 着 ， 让 许 多 山

里 的 孩 子 走 进 了 课 堂 ， 走 出 了 大

山。

如 今 ， 许 多 年 过 去 ， 再 回 到 那

些 山 村 ， 还 有 好 多 乡 亲 记 得 母 亲 ，

记得当年那个翻山越岭的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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